
关注 2015年5月8日 星期五 编辑：赵旭 美编/组版：孙慧娟C06 >>>> 今 日 滨 州

难难以以割割舍舍的的挂挂念念

破碎的家庭

当记者按照社区工作人员
提供的地址找到李长针一家居
住的造纸厂中区大院时，时间已
经接近中午了。或许是因为老式
居民小区的缘故吧，周边的居民
楼显得陈旧而又冷清，院内道路
两旁的树也显得了无生气，这样
的环境仿佛预示着一段让人感
到凄凉的故事即将被诉说。

记者在进入大院后顺着主
干道走了一会，然后拐了一个
弯，大院内最里层的一排老房子
一下映入了眼帘，此刻记者左右
环顾才发现：这里比起之面看到
景色更加寂静，甚至可以用“幽
冷”来形容——— 周边的房屋中大
部分居民已经搬离。正在记者准
备沿户打听李长针的住处时，

“你找人吗？”一苍老的声音传了
过来，记者慌忙寻找声音的“来
源”——— 位于居民楼旁边的一处
角落里，一间平房被发现了。

“你找人吗？”苍老的声音再
次响起，这一声提醒让记者反应
过来，在平房锈迹斑斑的铁门门
缝里，隐约站着一位老人正在疑
惑地看着记者，“您好，我是齐鲁
晚报的记者……您知道李长针
大娘住在咱院子里的什么地方
吗？”“你找俺，干什么啊？”随着
回答，铁门缓缓打开……一双粗
糙的手、一件几乎褪色的上衣、
旧得接近泛白的裤子……身着
一身旧衣服的老人出现在了记
者眼前。“您就是李长针大娘
吗？”记者再一次确认。“对，俺就
是，有什么事情吗？”

当记者告诉老人自己此行
的目的之后，老人就将记者迎进
了屋里，热情的老人慌忙地要为
记者倒水，“大娘不用麻烦，社区
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您家里有些
困难，您能说一下嘛？”当听到这
记者这一句话时，李长针愣住
了，刚刚还热情忙碌的老大娘一
下子变得沉默下来，李长针缓缓
地在记者身旁坐下，用她那颤抖
的声音向记者回忆起来这几年
的坎坷经历。

李长针老伴和儿子一家人
住在造纸厂中院，在2004年老伴

和儿子相继下岗后，生活上显得
有些入不敷出，尽管生活清苦了
许多，但是一家人还是其乐融
融，家里充满了温馨，特别是小
孙子也很懂事，这让李长针很是
欣慰。可就在2009年，一切都发
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说到这里
时，李长针浑浊的双眼中闪烁着
泪花，2009年初，李长针的老伴
一直说自己的胸部难受，开始一
家人只以为是老人年纪大了，身
体偶尔不适，到医院一检查才知
道老人得的竟是肺癌，更令一家
始料不及的是发现时，癌细泡已
经扩散了，为了让老人生命可以
延续，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还要高
举外债。可惜，生命没能抗衡过
病魔，就在这一年的“小年夜”，
李长针的老伴悄然离去。

迷失的孙子

自从老伴病逝，李长针感觉
天崩地裂，一家人生活在失去亲
人的悲痛中。就在这个家庭还没
有从失去亲人的痛苦中恢复过
来的时候，2010年初，李长针的
儿媳妇因为操劳过度，在没有任
何征兆的前提下突发脑溢血离
开了人世。

从发病到病逝，只有短短的
三四天，“当我在医院看到病危
通知书的时候，我感觉整个天都
在摇晃。”李长针回忆起儿媳病
逝时的场景依旧难掩悲痛，因为
要给儿媳妇治病，加上之前为自
己老伴治病也借了不少钱，整个
家庭财政早已经不堪重负了。面
对接连的厄运，李长针一边帮着
儿子收拾残局，一边照看着年仅
10岁的孙子，虽然一天下来忙碌
不停，但是只要到了夜晚别家早
已入睡的时候，自家也已悄无声
息，躺在床上的李长针眼前总是
浮现出老伴在世时两人相濡以
沫、想起儿媳妇为家操劳不已、
想着往年一家人能在小年夜坐
围一桌欢声笑语吃着饺子……
想着想着，李长针已是泪流满
面，害怕惊扰到睡在里屋的小孙
子，李长针只有将泪水生生地咽
下……

之后，记者从社区的工作人
员处才了解到，因为长期流泪，

李长针的眼睛早已经视力下降
并且出现并发症，之所以现在没
有出现大的恶化是因为社区在
2012年底时候组织过一次义诊，
当时就一直给老人用药。

面对一团乱麻的生活，李长
针和儿子商量后，将孙子暂时送
回里则镇老家的女儿家中暂住，
一方面不想让孙子受到家中气
氛的影响，另一方面考虑到自己
年纪已大，儿子现在也忙着打工
赚钱来还外债，两人都没有时间
照顾小孙子，让孩子姑姑照顾一
下孩子生活也是不错的选择。
可就在送孙子几个月之后，在
2012年清明节，又一个消息传来
了：李长针的孙子竟然跳楼自
杀！

在赶往老家的路上，李长针
的女儿告诉了她事情的前因后
果：原来自从搬到老家来，李长
针的孙子一直情绪不稳定，时不
时就哭着说要找妈妈，到了清明
节前几天的时候，孩子突然什么
也不说了，“我女儿告诉我说，她
的邻居给她说，我孙子曾问过附
近一些人：人是不是死了就能和
去世的亲人相见了这样的问
题！”李长针即使现在向记者回
忆起这一事情依旧难掩心中震
惊，“他还是个孩子，竟然要让他
承受这些不应该承受的事情，可
要是他再有个什么，我可怎么办
啊？”说道这里李长针再次失声
痛哭。

李长针稍稍情绪平复以后
说，当她和儿子赶到老家才得
知，因为孩子是在一间二层小楼
上跳下来的，因为高度不是很
高，孩子只是摔伤了腿部，并没

有生命危险。在医院的病房里，
李长针看着躺在病床上但不发
一言的孙子问，“你是不小心摔
下楼的，还是自己故意跳的？”面
对着奶奶的疑问，李长针的孙子
说，是他自己跳的，他觉得如果
自己死了，也许就能看见离开自
己的妈妈，李长针听完以后唯一
能做的就是含着泪水细心地开
导孙子。但当孙子病情稳定之
后，李长针发现孩子明显地发生
了变化。“开始只是感觉孩子变
得沉默寡言的，之后脾气就越来
越大，有一天晚上就在那里嗷嗷
叫，最后还是我儿子感觉不对
劲，赶忙带着孩子去医院检查，
结果医生说，这叫‘抑郁症’，说
是因为长期压抑造成的……”李
长针说。为了给孩子治病，本来
就入不敷出的一家人更要高举
外债，带着孩子赶赴济南为孩子
治疗。就这样，在济南整整呆了
半年的时间，孩子的病情才趋于

稳定。

社区伸援手

当李长针带着孙子随儿子
回到家中的时候，整座房子早已
物是人非。无人料理的杂草茂密
横生，家中也是空无一物、家徒
四壁，空荡荡的房子几年前还充
满欢声，现在只剩下老少孤苦，
每每想到这里，李长针和儿子更
担忧的是以后的路怎么走。

正在一家人一筹莫展的时
候，社区伸出来援助之手。春晓
社区书记王爱芹在得知这一家
人的困境之后，带领社区工作人
员送来了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

同时在组织社区活动时候主动
联系李长针一家，为他们制造温
馨的氛围，让他们感受社会的温
暖，并且为他们办理了低保。说
到这里，李长针一脸的感激，“正
是有这些帮助，这个家才能撑到
现在啊！”

“有没有觉得特别苦？”记
者有感问出了一句疑惑，但马
上记者就觉察出这句话的唐
突，就在记者有些尴尬的时候，
李长针看看记者，缓缓说道：

“没什么，谁让我是孩子们的娘
和奶奶呢……”是的，虽然有社
区和街坊四邻的接济和帮助，
但面对这前途迷茫的生活，面
对着过去留下的外债和伤感，
看看现在拼命打工的儿子和患
病不知何年何月才能痊愈的孙
子，这位老人久久不发一言。当
记者准备起身离开走到门口
时，猛然想起一个问题，“大娘，
您家门口这里为什么砌这么一
面小砖墙啊？”记者问道，“不瞒
你啊，大侄子，咱家里这已经多
久买不起煤气和煤炭了，平常
生活做饭外加冬天取暖，都是
在这面墙这里，你看这里。”李
长针指着旁边一大堆废弃的木
料，“没钱买煤气和碳，有时候，
我就跟着那些拆迁的、装修的，
看见人家拆下来的废木料，我
就 捎 回 来 ，为 的 就 是 省 两 个
钱……”

环顾一下这个家，这个陈
旧的小房子里真可谓空无一
物，或许唯一让这个家经过这
样多的苦难还有温馨的就是一
位老人对儿孙们难以割舍的挂
念和祝愿吧！

谈起过往李长
针一度哽咽。

60岁，对于花甲之年的老人来说，理应享受天伦之乐。可这
些词汇与李长针老人却擦身而过，因为命运与这位老人开了一
个大大的“玩笑”，也让一个家庭经历了一场难以想象的“悲喜
剧”。

文/片 本报记者 王昊

李长针自家搭建的简易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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